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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后伊拉克仍然充滋 , 应 , 和冲穷
。

井泞时代刀月刊记者近期从巴拾达X 回过万

待写
。

尽f 作者若子井国的价心耳摘述驻伊

猫军一个徘的经历
,

但人打仍然蕊实解受封

了趁争的拼肠和可值 伊拉克布月应筋和劳

无的姗刃
,

大街上平民的尸体盆车扭过
,

衣

不通体二度如绪的伊拉克.I, 月B 粉在石姗

后价反井军巡逻
。

已有成千上万人为过场心

争旅应死亡
。

驻伊井军仍然组组迢到反扰者

的潇击而招命
。

面对匆此应, 的礴击
,

诊布

不知过下- 个鲜下的是谧? 加之份舫在海外

作胡
,

不少士兵在胭劣的生存环拐下
,

面粉

奋巨大压力和心灵甜伤
。

匆共过禅状态价娜

下去
,

那么驻伊井军将用^ , 加惫趁的姗

地
。

—
组 者

这支驻巴格达的美军士兵是如何超负荷

执勤的呢 ? 面对不断遭遇的恐怖袭击
.

他们

虽然神经高度紧张
,

但仍勇敢地追捕抵抗者
,

试图在巴格达恶劣的安全环境中待下去
。

、 - -
,

一沙万 价击

美军这 支分队已巡逻了一 个小时
。

3 辆

越野车醒 lJ 而飞庚池穿过一条条黑暗的小巷

寻找袭击者
。

这是 12 月的一个星空稀朗的夜

晚
,

时间是晚上 9 点
,

地点在巴格达最古老
、

也是战后最混乱的艾得哈米亚地区
。

美军士

兵沿街巡逻
,

就是想吸引袭击者
,

以自己当

目标诱使那些制造混乱的危险分子现出原形
。

但是
,

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
。

现在这支

车队开始向1
.

6 公里以外的基地返回
。

它驶人

了艾得哈米亚的主要商业区
。

那里的空气中

弥漫着节 日的气氛
。

在穿过一排茶馆和旅店

后
,

车队驶
_

仁了一条主要的街道
.

因为人流

拥挤
,

只得减速行驶
。

刚刚通过的埃玛大街是这个地区的主要

道路
。

这里的阿布哈尼法清真寺是萨达姆
·

侯赛因被美军抓捕前最后一次与公众见面的

地方
。

就在此地不远的地方
.

有一个伊拉克

人的工 厂
。

19 岁的一等兵吉姆
·

贝维利和 22

岁的二等兵奥任
·

简柯站在车队的第二辆车

之中
,

他们身后还坐着两名 《时代》周刊的

i己者
。

车队又前进了
。

简柯和贝维利不时地

叶脚沙

巴格达的
“
里护

—
驻伊美军第 1 机步师第 3 炮兵

说说笑笑
,

聊着天
。

坐在驾驶室的中士罗纳

德
·

波克斯顿冲着他们喊道
: “

你们开玩笑或

抽烟我都不管
,

但是必须确保注意我们身后

的安全
。 ”

车辆穿过了埃玛大街驶向清真寺
。

《时

代》周刊的资深记者麦克
·

维斯科普夫抬失

一瞥
,

就看见清真寺残缺的钟楼
。

美军坦克

炮弹在 200 3年 4 月的一次猛烈战斗中毁坏了

它
。

正在这时
,

他听到了眶当一声
,

随后看

到一个椭圆形物体滚落到他的座位旁边
。

他

想那一定是一块石头
.

但几秒钟后
,

他又意

识到那不是
。

但就在他试图将其扔出去的一

瞬间
,

一声巨响
,

这个物体在麦克
·

维斯科

普夫的手上爆炸了
。

碎弹片四处飞溅
,

正巧击中贝维利
、

简

柯和 《时代》周刊的摄影记者詹姆斯
·

纳维

奇
。

硝烟在车厢上空弥漫
。

鲜血从麦克
·

维

斯科普夫的右臂涌流出来
。

这时特殊医疗护

士彼莉
·

戈麦斯从第 3辆越野车飞快地跑出
,

然后爬上遭袭击的那辆越野车后厢
。

她用绷

带扎紧麦克
·

维斯科普夫的右臂为他止血
,

然后给其他伤者分发绷带
。

炮弹的碎弹片伤

到了詹姆斯
·

纳维奇的左臂
、

腹部
,

还有两

条腿
。

他在失去知觉前还为接受紧急救治

的麦克
·

维斯科普夫拍了几张照片
,

而奥

任
·

简柯则在几秒种后昏迷过去
,

但他本能

地扣动手枪的安全栓并调成半 自动击发状
,

准备还击
。

车队在清真寺前面停止不前了
。

罗纳德
·

波克斯顿扭过头问
: “

有人受伤么?
” “

是的
,

是的 !
”

贝维利含糊不清地回答道
。

炸弹的碎

片炸伤了他的右臂和右膝
,

两颗牙齿被炸了

出来
,

舌头被撕裂了
。 “

快走
, ”

他说
. “

快走 !
”

越野车发动了
,

呼啸着向基地驶去
。



否

箩了』
飞
夕

本刊。

刀

伯纳位
·

塔利梅

24 岁 军士

里库
·

阿诺德
2。岁 一等兵

吉姆
·

贝维利
19 岁 一等兵

罗纳德
·

波克斯倾
3 2 岁 中士

奥任
·

简柯
22 岁 二等兵

乔斯
·

西泽
31 岁 中士

彼莉
·

戈麦斯
26 岁 女兵

战排
”

口 (美) 罗曼斯
·

雷尼萨

麦克
·

维斯科普夫 / 文

口阮一凡 /译 刘万平 / 校

团观察扫卜行动记实

作为美军第 l机械化步兵师第 3 野战炮

兵团第 2 营的观察排
,

这个原本不直接参战

的部队现在被训练如何作战
。

在传统战场上
,

野战炮兵的观察排一般在前线的后方待命和

使用测量仪器对敌人的位置进行勘测
,

这样

军队的大炮才能攻击到敌方的目标
。

这个原

本部署在德国吉森
“

基地
”

的
、

被称作
“

古

墓兵团
”

的观察排去年3 月调往伊拉克时
,

其

任务也是为对巴格达长期包围战作观测准备
。

可那样的战役并未出现
。

200 3 年 5 月晚些时

候
,

布什总统宣布主要战事已经结束
。

但是

由于溃散的伊拉克部队成了散兵游勇
,

反叛

分子对美军展开的袭击变得更加频繁
,

而且

往往更加致命
。

战后对职业军人的需求却在

增加
,

使得
“

古墓兵团
”

承担了步兵的义务

去巡查街道
,

处理突然袭击
,

抓捕抵抗者和

沟通各部队之间的联络
。

12 万名美军官兵在

战后伊拉克做着同样的事情
。

从这个排的成员身上可以大致看到驻伊

美军的情况
:

中士玛魁得
·

怀赛德
,

24 岁
,

一

名常常想他 6 岁女儿的黑人
。

军士斯凯
·

谢

默霍恩
.

29 岁
,

一个理想主义者
,

被有关他

到底为什么而战问题所困扰
。

罗纳德
·

波克

斯顿
,

32 岁
,

一位很聪明的
、

曾参加过海湾

战争的老兵
。

自从被派驻中东后
,

他自学学

会了阿拉伯语
,

但却无缘参加儿子的生日
。

还有军士伯纳德
·

塔利梅
,

2 4 岁
,

受
“

9
·

1 1
”

事件影响自愿参军
。

4 2 岁的上士阿比
·

温斯

顿和 34 岁的中士戴维
·

卡门托还得帮助这个

排年龄最小的 3 名士兵
。

他们分别是来自戈

尔兹伯勒的
、

20 岁的黑人一等兵里库
·

阿诺

德
,

来自俄亥俄州的业余艺术家吉姆
·

贝维

利以及在 2 00 3 年 11 月刚人伍的奥任
·

简柯
。

26 岁的彼莉
·

戈麦斯是唯一被分配到这个排

的女性
。

在周围的男兵面前她表现得很坚强
,

但当与她的父亲通电话谈到在伊拉克目睹的

一切时却哭了
。

中士乔斯
·

西泽
,

一名后备

役成员
,

负责全排的心理工作
,

31 岁
。 “

古墓

兵团
”

的领导布莱蒂
·

万
·

英格伦中尉
,

24

岁
,

两个月前上任
,

正努力争取着士兵们的

尊敬
。

这个排在伊拉克已待了 7 个月
,

而且其

使命可能还要延长下去
。

他们真实感受到了

战争的残酷和可怕
:

伊拉克布满血迹和弹孔

的墙壁
,

大街上平民的尸体被车辗过
,

衣不

遮体
、

骨瘦如柴的伊拉克小顽童躲在石墙后

偷窥美军巡逻
。

已有成千上万人为这场战争

流血死亡
。

驻伊美军仍然频频因遭到反抗者

的袭击而毙命
。

在与
“

古墓兵团
”

一起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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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逻车队在沿着河的一条废弃的公路上

停了下来
,

并且设立了一个检查点
。

为了查

找武器
,

他们搜寻了大量的车辆
。

一天的巡

逻结束后回到宿营地
,

怀赛德卸 卜他的武器

装备
,

并把他的机枪放在离他的小床很近的

地方
,

然后从杂志上把各种美女的裸照剪下

收集起来
。 “

这就像是土拨鼠的一天
口 ”

他说
,

“

每天都是在做着相同的事情
,

你不会知道你

将是生是死
。 ”

的 3 周甩
,

《时代》周刊的记者与这支部队的

士兵共同巡逻超过 了3 0 次
,

目睹 了这里的一

切
:

i冗闷
、

恐惧 与牺牲
,

描述 J- 美国官兵在

伊拉克生活概况
。

就像是在这场战争中的成

千 l几万的美军一样
, “

古墓兵团
”

承受的牺牲

永远改变 r 他们的生活
。

通过他们的故事
,

我们能了解到今天的美军是什么状况以及这

场战争变成 了什么样子
。

200 3 年 11 月 25 日
:

玛魁得
·

怀赛德站

在炮手的位置
,

朝着伊拉克人的方向摆动着

机枪
,

护送美军越野装甲车通过
。

他看起来

几乎是无忧无虑的
。

在这个灰色的下午
,

他

自己唱着歌
,

孩子般地玩弄着糖果
。

他宽大

的脸上留着永恒的微笑
。

但他那愉快的心情

中也隐藏着对敌人的警戒
。

作为一名枪手
,

他的工作是扫描在公路上和屋顶上的袭击者
。

“

我对每一个人都是微笑的
。 ”

他说
, “

但是我

一直警惕地观察我周围的环境
。 ”

两辆越野车经过艾得哈米亚警察局
,

沿

着底格里斯河向北行驶
。

巴格达 88 个区
,

其

中有6 个区最危险
,

聚集着反美联合力量
,

也

是抵抗者的摇篮
。

艾得哈米亚地区是美军控

制的其中一个区
,

居住着 4 0 万名伊拉克人
,

其中大部分是逊尼派穆斯林
。

他们强烈抗议

美军在这个区驻扎
。

他们在墙上用阿拉伯语

和英语喷写反美标语
:

美军滚蛋 ! 萨达姆万

岁 ! 怀赛德说
: “

大多数的人们不觉得有什

么
,

但有一些伊拉克人真的很憎恨我们
。

他

们以相同的方式教育着他们的子女
。 ”

怀赛德在 10 岁时就学习了射击
。

他的父

亲是一名海军老兵曾带他打野兔
。

他曾因为

环球军口画
王历八洲

「

沂舒丫

—

没有付交通罚款而被拘禁了 4 5 天
,

之后在
200 1年的2 月份人伍

。 “

这是曾经在我身上发

生过的最不好的事情
。 ”

他说
. “

我被囚禁着
,

不能为我的女儿做任何事情
。

上帝开启了我

的双眼且使我意识到
,

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做

过任何有意义的事情
。

所以
,

在军队里
,

我

要坚守岗位
。 ”

怀赛德说这个排里
_

L作是很繁忙的
。

尽

管他目光很尖锐
,

但他为他看不到暗藏的袭

击者而烦恼
。

6 个小时后
,

当
“

古墓兵团
”

夜

间巡逻时
,

怀赛德比以往紧张
。

当越野车急

驶过黑暗的地方时
,

他牢牢地盯着他的枪
。

“

我讨厌没有光的时候
。 ”

他说
, “

袭击者坐下

来谋划一下
,

就可能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
,

发动袭击
。 ”

200 3 年 11 月 26 日
:

这里的卫生状况简

直糟糕透 r
。

厕所让斯凯
·

谢默霍恩开始疯

狂
。

这个排有 10 个士兵和 6 个伊拉克人一起

训练
。

他们共同使用一个浴室连着的厕所
,

这就使卫生的标准发生了变化
。

每人只有 15

分钟时间使用厕所
,

经常就会停水或者发洪

水
,

粪便污水四处满溢
。

当这样的事情发生

r
,

却没有人愿意去处理它
。

谢默霍恩是这

个排中话最多的
,

一个矮胖的
、

有着一对非

常特殊的垂视的双眼皮士兵
,

在 27 岁时人

伍
。

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
,

崇尚
“

自由

与民主
”

的生活
,

挺爱干净
,

自然对比牲口

棚还脏的生存环境很恼火
,

对
“

古墓兵团
”

的

内务卫生大发牢骚
。

谢默霍恩很仔细地观察

了其他士兵的习性
,

寻找懒散的迹象
。

今天

他决定发一个有关这厕所的信息
。 “

你妈不住

在这里
,

没 人管
。 ”

他在浴室的墙瓦片上很潦

草地写着
, “

这厕所门坏了
。

你想掉进粪坑里

吃屎吗 ?
”

谢默霍恩用一大套脏话抨击这些

肮脏现象
。

记者看到谢默霍恩时
,

他和卡门托和阿

比
·

温斯顿横卧在二手的长沙发上
。

旧沙发

使这个排的内务增色不少
。

他们注视着电视

机和可移动的D V D 播放器
,

观看着对美军有

利的战争电影以及科幻片
、

恐怖片和色情片
。

他们把电视机前面的咖啡桌上的垃圾收拾一



下后
,

准备吃饭
。

巴格达的气候已经很冷了
。

他们用 3 个可移动的电暖气取暖
。

这个排的

临时住所是萨达姆在 l塑男)年为他的大儿子乌

代建造的
。

这个地方并没有被美军的导弹摧

毁
,

但也曾遭到歹徒抢劫
,

凌乱不堪
,

现在

被征用为第 2 军团战略部队中心
。

在这个夏

季
,

这个军队把游泳池用沙子填满
,

改建成

为沙滩排球场地
。

一排屋顶像鸡蛋外壳的简

陋房子里
,

有一张遮有天篷的床
,

睡着一个

身体强壮的营部指挥官
。

在检查了浴室之后
,

谢默霍恩把他的名

字写在了浴室墙上的一块很普通的瓷片上
。

这个排有一个被保留的独立的互联网终端
。

这个排的大多数成员都在白天与家人用电子

邮件进行交流
。

士兵们也买了网络摄像头与

房子中的笔记本电脑连接
。 “

占墓兵团
”

的成

员大都不善于交谈
。

他们在住所花费很多时

间在看电视和对着电脑屏幕
。

谢默霍恩总是

持续地花一个小时发信息给他认识 3 个月的

女友
—

妮谷
,

德国人
。

他们在吉森军用基

地认识
。

这两人一周 3 次用卫星电话通话
。

在

谢默霍恩值勤的时候
,

他总是自言自语地对

着自己录音90 分钟
,

然后放给女友听
。

他说
“

但是我不能告诉她每一件事
。

我必须很谨慎

地和她说话
,

使她保持冷静
。

假如她知道我

们每天都做什么
,

她在夜里将不能人眠
。 ”

相依为命

入刃3 年 11 月刀 日
:

这个排生活在用铁丝

网圈成的两个世界里
。

在铁丝网外每个 1二兵都

要依附集体才能生存
;

在铁丝网内
,

他们在帐

篷内宿营
,

并努力去发现属于自己的空间
。

今

天
,

为填充巡逻执勤之间的空闲
,

贝维利在网

上冲浪并寻找有关e A rm yU 的信息以及
“

军队

在线
”

教学项目
。

贝维利把自己描述为
“

与典

型的军队新兵相反
” 。

他在空闲时间里喜欢摇

滚乐和狂读幻想小说
。

2(X 犯年他在 18 岁生日

后两天人伍
。

他本意并不想参军打仗
。 “

我想去

上网上军校
。 ”

他告诉记者
, “

那网站是免费

的
。 ”

但他根本没有料到他只能用打仗这种方

式去付学习费用
。

他天真无邪的脸上不时透露

出一种
“

黑色幽默
” 。

他说
: “

他们不会和我一

起努力
。

他们不喜欢我
。 ”

事实上
,

士兵之间很少存在血缘关系
,

因

为身处异乡且人生地不熟的战场
,

像兄弟父子

般地连结在一起才能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
。

斯

凯
·

谢漱霍恩说
“

我会带着枪去营救任何一个

伙伴
。 , “

等我回家后
,

我要和你们保持联系
。 ”

怀赛德说
, “

我们每天都见面
,

彼此十分融洽
。

大家鼓起勇气
,

坚持战斗生活在一起
。 ”

但是在

7月 解日这一天
,

所有人在这里议论
,

因为一

些士兵为了琐事扭打起来
。

如此一来
,

他们基

本上就像是一个功能紊乱的家庭了
。

在铁丝网以外
,

这种现象是绝不允许的
。

.

值勤时就得像是黄油一样滑腻才能不

被袭击者攻击
。 ”

怀赛德说
。

这个排中的每一

个人都很团结
。

这归因于一个人
。

当他们抵

达巴格达之后
,

这个人很快地成为了他们的

领导
,

他就是本杰明
·

考根少尉
,

30 岁
。

他

原本隶属于
“

古墓兵团
”

军中的化学和生物

学教官
,

他的责任就是整理研究非传统的攻

击战例
。

但是他的工作是在书桌上完成的
。

考根是一名有着 12 年特种部队生涯的老兵
。

他一直在岗位上坚持了很长的时间
。

他告诉

大伙说
“

我可以使用我的技能
,

多做一些工

作
。 ”

在那时
, “

古墓兵团
”

原来的指挥官为

了他第一个小孩的生日滞留在德国美军
“

基

地
’ , “

古墓兵团
”

就缺少了领导者
,

所以考

根暂时接替了这份工作
。

考根用他的新方式打破了原有封闭的状

况
,

加强了与兄弟连队的横向联系
。

他在这

个排中提出了他的思想
—

在军队的文化中

这是很少见的事情
。

在那里长官与士兵的地

位是不一样的
。

这是军队的准则
。

士兵不能

询问长官或称呼
“

先生
” 。 “

当我们第一次见

面的时候
,

我想 L
·

T 这个人
,

说了很多不该

说的话
,

使人觉得很烦
。 ”

对于这个从前参过

军的油子兵
,

考根能以他的支配方式和此人

发生联系
。 “

他知道如何与各种性格的士兵交

谈
,

就像对待普通人一样
。 ”

怀赛德说
。

考根决定把这个排转型为战斗小组
,

使

它既可以巡逻街道
,

还可以搜捕隐藏在安全

处的敌人
。

可是眼下
“

古墓兵团
”

既不巡逻

街道
,

也不搜捕隐藏在安全处的敌人
,

而让

这个临时住所变成了训练中心
。

每天下午
,

这个排都要进行在地下室近距离格斗练习和

在空旷的地方训练躲藏的技巧
。

考根重新整

理了装备去模仿不同的战场设置
,

提供了 3

个价值 300 美元的撞门设备
。

他告诉士兵在

搜捕叛乱分子时
“

闯人住宅时要大声地喊
,

快速行动
,

并且凶猛
” 。

他坚持要很尊重地对

待那些在屋子里被找到的人
。

考根写了关于

这个排的电子邮件给他的姐姐莉斯
: “

他们都

盘瑟翻画



们所有人必须记住
,

当你们被控制的时候
,

美军很尊敬你们
。”

他说
: “

这里大多数的人

都很好
。

你们给予他们的尊重如同对母亲的

一样
,

气氛就会融洽 J’
。 ”

晚上回到住所
,

谢默霍恩仍然和简柯在

一起谈论
。 “

我很为他担心
。 ”

他说
, “

我听他

说
,

他处理事情急躁
,

在不该开枪的时候
,

情

不自禁地开了枪
。

当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也

开了枪
。

现在
,

我感觉到不能整天让自己包

裹在恐惧中
。 ”

很年轻
。

他们都是新兵
。

但是他们做得很好
。 ”

“

这仅仅是 3 次的搜捕
。 ”

怀赛德说
, “

在

未来的 3 个月里
,

我们排要对被怀疑有抵抗

者的房子和在艾得哈米亚地区对萨达姆政权

成员
,

进行超过4O 次搜捕
。 ”

在 7 月份
.

考根

领导这个排在午夜对接近阿布哈尼法清真寺

的穆斯林公墓进行搜索
。

他们根据可靠情报
,

相信这里藏有抵抗者的武器
。

考根命令士兵

重击每一个古墓地穴的盖子
。

如果地穴里有

回声
,

士兵们就撬起重 1 10 公斤的花岗岩厚

板
,

并且面朝里面延伸搜索
。

在7 月 4 日
,

在

第二个墓地里他们抓捕了一个携带火箭筒的

袭击者
。

在他隐藏处发现有 C 4 炸弹
。

因此
,

这个排出了名
,

于是就有了一个
“

古墓兵团
”

的昵称
。

考根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他搜集情

报的技术和能力
。 “

他在这方面比任何一个人

都要好
,

要伶俐
。 ”

布莱蒂
·

万
·

英格伦中尉

说
。

他是一名在
“

古墓兵团
”

所在团的炮兵

排的领导
。

在一般情况 下
,

排长的情报是从

他们的长官或特殊的工作单位传达 下来的
,

但是考根有他 白己得到秘密消息的渠道
。

他

在街上培养能给他提供信息的人
,

并和他的

伊拉克朋友在家里一同进餐
。

当地一个朋友

送给考根孩子一只很吸引人的金手镯
。

考根

期望孩子佩戴一只手镯
。

孩子是他和妻子的

掌上明珠
,

他十分疼爱
。

他记住了这个朋友

的名字
、

住址和对这个高级的叙利亚政党人

士的描述
。

考根把所有市民的抱怨都记在一

个绿色笔记本上
,

并保存下来
。

排里士兵们

很怕看到考根掏出他的笔记本
,

因为那样一

来
,

又得待上一个小时
,

听他喋喋不休地讲

评
。

在巡逻中
,

考根不嫌疲倦地和当地居民

沟通
,

而且倾听他们的抱怨
,

并从背包里拿

出保存的绿色笔记本
。 “

当那笔记本掏出来的

时候
, ’

谢默霍恩说
, “

我们知道
,

我们需要

晚一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
。 ”

与考根一起并肩作战
,

这个排的士兵士

气高昂
。

尽管在 54 ℃的高温下
,

有时
“

古墓

兵团
”

仍然一天 5 次巡逻
,

4 个小时睡眠
,

没

有人介意
。

怀赛德说
: “

这战后最先的 5 个月

才刚刚过去
。 ”

考根的风格能使人消除敌意
,

并且软化了当地民众的心
。 “

这里很少有美军

能闯人你的家
,

抓走你的丈夫
,

然后离开
,

而

且每个美军士兵都友好地向你招手
、

微笑
。

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
。 ”

怀赛德说
, “

我们都

认为
,

这只猫是不可征服的
。 ”

2(X )3 年 11 月28 日
:

抵达巴格达仅 3 天
,

奥任
·

简柯就失去了所有的联系
。

现在他准备

着自己在铁丝网以外的第一次旅行
。

昨天他

花去了感恩节的时间远离了
“

家
” 。

他在第一

次旅行时
,

就与一些陌生人一起吃火鸡
,

并在

一个大堂里跟很多穆斯林一样
,

因为对上帝

的感恩而祈祷
。

美军允许所有的士兵在
“

基

地
” 一

与他们的父母在电话里说 5 分钟话
。

但是

简柯要在特别想家的时候才打电话
。

他说
:

“

我讨厌这里的生活
,

一天也不想待下去
。 ”

简柯生长在旧金山
。

他说他在巡逻中经

常能听到袭击者射击的声音
。

当一个小孩滑

着溜冰板通过执勤区的时候
,

他曾经拔出了

枪
。 “

我不是害怕
,

而是神经质
。

我是担忧遭

袭击丧命
。

我不想白白死掉
。 ”

他说
。

在巡逻

前
,

他要穿上防弹衣
。 “

我不喜欢编电脑程

序
。

这就像是开车
,

你不去学
,

你就不会开
。 ”

听一个新家伙的虚张声势
,

谢默霍恩摇着他

的头
。 “

他还年轻
。 ”

一个老兵说
, “

他说了很

多
,

并且认为他知道每件事情
。 ”

这个排的 3 辆越野车离开了大门
。

简柯

的枪指向了错误的位置
。 “

请你不要把你的武

器指向同伴
, ”

谢默霍恩说
, “

无时无刻为同

伴提防周围
,

眼神要与伙伴们联系上
。 ’

这

时
,

他了解到这块地盘上相对平静一些
,

说
“

外面有支持美军的民众
。

你们不需要把屁眼

绷得那么紧
。 ”

这个护送队抵达了当地的一个

学校操场
。

士兵们卸下东西
,

然后给一群小

孩发糖果
。

时间不长
,

小孩们已经挤满了他

们周围向他们要钱
。

美军士兵试着用英文告

诉他们
,

这样裹读神灵
。

当骚动的人群使简

柯手忙脚乱的时候
,

谢默霍恩走过来说
: “

你

不说什 一

200 3 年 12 月 l 日
:

罗纳德
·

波克斯顿进

人了该排临时住所
。

他非常疲惫
,

横卧在沙

发上
。 “

我刚刚打了一个电话
。 ”

他告诉卡门

托
。

在 7 月他的妻子奥德莉又为全家添一子
。

波克斯顿十分高兴
,

正安排时间准备离开伊

拉克去见他刚出世的小孩
,

但是他接到了通

知他要延迟两个月
。

当晚
,

他用卫星电话把

这个消息小心地告诉他的妻子奥德莉
。

只听

到她和 7 岁的儿子不停地哭泣
。

他沉默了许

久
,

说
: “

她们哭泣了很久
。 ”

波克斯顿放弃了飞离伊拉克的计划
,

携

带了他家庭的相册和一本有 2 38 字词汇的阿

拉伯语手册
。

波克斯顿戴着一副很小的眼镜
。

他在这个排中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
。

他从卡

托 (C at o) 机构下载每天的经济与政治的简

报
,

并且和很多工作在此地的伊拉克翻译人

员交流阿拉伯语
。

自从 200 3 年 5 月份在基尔

库克他拾起最初级的书来自学阿拉伯语
,

并

开始与当地艾得哈米亚的居民偶尔进行交流
。

“

我不能站在民众周围
,

听不懂他们在说什

么
。 ”

他说
。

当他们在铁丝网以内的时候
,

波克斯顿

和剩 卜来的士兵就到底应该告诉他们的父母

多少有关在外生活的危险的事进行争论
。

为

了避免让母亲担心
,

戈麦斯尽量在书信中回

避令人担心的事
。

这是一些
“

非常坏的消

息
” 。

她省去了用电话与父亲交谈
。

波克斯顿

说他的妻子知道他在这里
,

但是她不知道他

具体工作内容
。

她知道什么是她不应该知道

的
。

那意思是说
,

她不知道在 11 月 l 日晚上

的任何详情
。

在那段时间里
,

日益增多的抵抗者用自

制炸弹对美军护送队频萦袭击
。

这种自制炸

弹名为 IE D (它的意思是在没有足够时间的

情况下临时准备的爆炸装置)
。

有特色的是这

些自制炸弹都用路边的垃圾给巧妙伪装了起

来
,

由遥控器来控制引爆
。

在 9 月23 日巡逻

的时候
, “

古墓兵团
”

帮助撤离了一位美军警

官
。

他的眼睛被这种自制的临时炸弹炸伤了
。

当第二颗炸弹在附近爆炸的时候
,

考根的车

已在浓雾中消失了
。 “

我想他们遭到攻击了
。 ”

斯格特
·

少斯曼上校说
, “

军队作战部队官员

联系了考根
。

这 10 秒钟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



:

二
·

二
一

本
, 月

么
。 ”

这时
,

考根的声音再次出现在线上
。

他

说
: “

我们没事
。 ’

在 10 月晚些时候
,

也是斋月刚开始的时

候
,

他们在一周发现 5 颗名为 IE D 的 自制炸

弹
。

与此同时
,

由于接近于每天晚上的时候
,

这个地方就会在迫击炮和火箭助推式的手榴

弹的火力下
。

布莱蒂和考根讨论着恶化的安

全形势
。 “

这种 自制炸弹简直太疯狂了 !
”

布

莱蒂说
: “

我不知道我们应如何与之战斗
。 ”

考根耸耸肩后说
“

我们要继续做我们正在做

的事情
。 ”

两个人都同意他们的越野车应该安

装厚玻璃防止炸弹飞来
。

在考根写给他父亲的电子邮件中
,

显得

很担心
: “

父亲
,

我们来这儿已经越来越久

了
,

抵抗也越来越疯狂了
。 ”

10 月 31 日
,

美

军临时驻地 一座宫殿遭到抵抗者的迫击炮攻

击
,

有两名士兵受伤
, “

古墓兵团
”

搜遍全城

却一无所获
。

袭击者他们一个也没找到
。

但

是考根相信他已经掌握了嫌疑犯一些固定的

资料
。

第二天
,

考根又给他的父亲发了电子

邮件
: “

这场战斗成了一边倒的局势
。

抵抗者

在攻击
,

而我们更多的是在防守
。

只有时间

能告诉我
,

什么时候
,

这个地方才能实现真

正和平
。

我不想再来这里了
。 ”

在 11 月 l 日的晚上
,

这个排接到任务要

求他们在美军
“

基地
”

遭遇到抵抗者攻击的

时候充当后援队
。

他们要协助快速反应部队

一起抗敌
。

晚上 11 时3 0 分
,

抵抗者发射的火

箭弹又命中了兄弟排驻守的宫殿
。

在那时这

个排中的成员与
“

古墓兵团
”

一起巡逻
,

同

时向一辆车上开了火
。

他们认为是袭击者从

车上投了手榴弹
,

但是车早已经远去了
。 “

古

墓兵团
”

士兵上了 3 辆越野车并加人了追赶

的行列
。

在带头的车辆中
,

考根带着散弹猎

枪
,

谢默霍恩开车
。

当这个护送队最先离开

艾得哈米亚地区并接近一座桥的时候
,

考根

告诉谢默霍恩巡回四周并切断向这边行驶的

交通
。

他的车窗是放下的
。

车辆在巡回时
,

一顺炸弹在越野车右下

轮胎处裸炸
。 “

那感觉就像是我们击中一块大

石头 !
’

谢歌霍恩回忆道
。 “

一个震动波通过

了车辆
。

我被惊吓住了半秒
。

我被震聋了几

分钟
。 ’

怀赛德是一名塔楼的枪手
。

飞落的炸

弹爆炸使他短暂昏迷
。

波克斯顿在黑暗中触

摸
,

感觉到处都是血
,

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
。

怀赛德在他的右边
。

谢默霍恩等待考根的指

令
。

但是考根已经不省人事
。

鲜血从他的左

前额倾斜流下
。

他的眼睛突出了并带有紫色
。

波克斯顿大声叫喊
: “

快带他回家 !
”

谢默霍恩飞速地驾车离开
。

越野车的扁

平轮胎疯狂地与地面撞击并发出声音
。

怀赛

德爬出塔楼哭着
,

晃动少尉考根想使他苏醒
。

考根发出了咯咯喘息声
,

没有任何反应
。

怀

赛德想着他还有妻子和小孩
,

一定要让他活

过来
。

波克斯顿抢夺了无线电话筒
。 “

这里是
‘

古墓兵团
’

编号 6 一 3 德耳塔 (希腊字母的

第 4 个字 )
。 ’

他说
, “

考根少尉倒下了
。 ”

当 3 个士兵把他送到驻地宫殿院子里的

急救站时
,

考根的眼睛还是睁着的
。

两个特

种部队军医开始给他打镇定剂
。

他们问考根

叫什么
。 “

本⋯ ⋯
”

他几乎用听不见的声音

说
。 “

发生了什么事?
”

医生切开了他的气管

帮助他呼吸
。

考根的面部血肉模糊
,

眼球向

眼窝外突出
,

但是脉搏很稳定
。

一架直升机

把考根送到了巴格达市中心的美军第28 战斗

救援医院
。

当布莱蒂中尉从他的巡逻中返回

时
,

他急忙地与戈麦斯交谈
。

她告诉他考根

还是有反应的
,

他的眼睛虽然被伤害了
,

但

是还有挽救的可能
。 “

我看伤势很重
”

她说
。

但是戈麦斯不知道的是
,

那爆炸碎片竟然穿

透了考根的后脑
。

那时直升机抵达了医院
,

可是考根已经脑死亡了
。

刚送到医院的时候
,

他仍然可以依靠人工呼吸器生存
。

随后
,

团

部完成了对考根的升级报告
,

晋升他为中尉
,

并以
“
医疗退休

”

为名给他的家人更多的福

利
。

布莱蒂在考根的胸膛上亲吻
: “

我们不会

放弃追赶袭击者
。

你放心 !
”

当怀赛德第二

天醒来的时候
,

他的手指甲里还沾污着干了

的血迹
。

在这个排睡觉以前
,

戈麦斯告诉他

们考根的情况很稳定
。 “

我想他会没事的
。 ”

怀赛德记得
。

第二天早上 8 时 30 分
,

指挥官

集合这个排排成U 字形的队列
,

然后他要把

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大家
。

麦克
·

基尔宾斯

基长官说完
, “

古墓兵团
’

的全排官兵得知考

根死亡的消息时
,

发出了呜咽声
。

伯纳德
·

塔

利梅跑回到了考根的小床边一副很绝望的样

子
。 “

我没有读我的圣经⋯⋯
”

他回忆
。 “

我

没有洗我的衣服
。

我只是想平躺在我的床

上
。 ”

怀赛德回想
, “

我在第一天哭了半天
。 ”

这个排其余的士兵也都麻木了
。

贝维利说
:

“

所有的事物死去了
。

所有的声音停止了
。 ”

莱比那 4 天没有给这个排分配巡逻任

务
。

谢默霍恩承认他需要时间来化解愤怒
。

“

我想成为第一个破门而入抓住杀害考根的

人
。

我想找出那个混蛋
。

但是现在我们能做

的一件事情是回忆考根的荣耀历程
。

他宁愿

我们这样做
,

也不愿让我们去残忍地杀戮
。 ’

在军队为考根作了纪念性的追悼后几天
,

莱

比那聚集了怀赛德
、

谢默霍恩和波克斯顿
。

他们一起给考根的妻子致电
。

她问她的丈夫

什
一

么时候完事回家
。

波克斯顿给她一个很坦

率的答复
,

但是省略了那可怕的细节
,

考根

失去了一只眼睛
,

但是他还有知觉还可以环

顾四周
。

考根的妻子听后先是停顿
,

然后中

止了停顿并恢复了她的镇静
。

怀赛德告诉

她
: “

我从来都不喜欢政府官 员
,

但是我喜欢

你丈夫
。 ”

考根的妻子笑了
。

随着时间推移
,

考根阵亡对全排带来的最初的沉重打击已经

减轻了
,

但是战士们仍然要提醒自己考根已

经不在了
。

他的名字还保留在住所墙上的卫

星电话账单上
。 “

有时
,

我想我应该清醒
。 ”

怀

赛德说
, “

他将要步行穿过大门
,

喝着他的咖

啡
,

注视着休育新闻
。

他会说早上好
。

我将

要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
。

可是我意识到那是

不可能再发生 了
。 ”

为考根报仇

沙漠的寒冷令人颤抖
。 “

古墓兵团
”

准备

在黎明前进行搜捕行动
,

而目标是一个叫阿

布塔哈的人
。

他是一名原萨达姆游击队的官

员
,

被怀疑参与 了反对美国的组织性攻击
。

11 月上旬通过线人在这个区抓捕 了 20 个嫌

疑犯
,

而美军指挥官们相信这些人中包含在

路边投弹和在路下埋炸弹的人
。

为了给考

根报仇
,

把那个人捕捉到
,

这个排的一些成

员很有信心要从中找出杀死考根的人
。 “

要

知道捉不到那个放置自制炸弹的家伙
,

对

我们来说
,

和平永远 不会降临在我们 身

上
。 ’

波克斯顿说
。

自从考根在这个月里去世后
,

士兵们也

已经慢慢地调整了心态
。

布莱蒂
·

万
·

英格

伦是一个反应迟钝办事迟缓的人
,

24 岁
。

他

缺乏前任领导人的超凡指导力
。 “

我一直没有

信任他
。 ”

怀赛德说
。 “

这是一个很不同的经

历
。 ”

波克斯顿已经变成了更好动而且有神经

质的领导人
。

当晚
,

他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

草拟了在3辆越野车上的不同座位排列
。 “

古墓

环球军. 吐知
义岛川跳 T姗w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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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团
”

带着他们的武器装备
,

包括闪光灯
、

拉

链系绳和防弹衣
。

温斯顿
,

这个排的资深士官
,

告诉士兵们有关阿布塔哈的简况
:

中年男人
,

超重
,

他可能是抵抗者的军火主要供应商
。

在

很安静的房间里
,

温斯顿论述着在抓捕阿布塔

哈的过程中
,

如果美军在屋子里遇到抵抗时从

屋子里往外撤的步骤
。

自从考根去世以来
,

温

斯顿说
,

这个排焦虑不安的情绪在上涨
。

每一

堆垃圾都被看作可能隐藏着炸弹
。 “

每一个人

都很害怕
。 ’

他说
, “

如果他们不害怕
,

那他们

说谎
。

人们在哭泣
。 ”

一些士兵向上帝祈祷
。

怀

赛德在离开大门以前他要先读圣经
,

然后向上

帝祷告
。

在考根死的那天
,

卡门托
,

一个受过
洗礼的教徒承认自己以前是一个很严重的酒

鬼
。

他在离开德国美军
“

基地
”

时告诉他的妻

予 他希望两岁的女儿能生长在虔诚的宗教徒

居住区
。 “

当一些事 (就像考根的死)发生的时

候
, ”

他说
, “

你需要有人为你祷告
。 ”

考根的牺牲是对另一种信念的考验
一而这种信念就是他们过去认为在伊拉克牺牲

是有价值的
。

在抵达巴格达后
,

谢默霍恩用磁

带录音的形式给她的母亲洛宾
·

安发了信息
。

“

我们在这里为了一个原因- 一这里整个民族
没有自由的

。”

他说
, “

我相信那就是我们在这

里战斗的原因
—

不管我们的能力多么缺乏
,

我们都要找到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一一这是
我们应该做的

。 ”

现在他不是很确定
。 “

这很难

看到进展
。 ”

他说
, “

不少混杂在平民里的家伙

向我们挥手并且说
‘

好样的布什
’ ,

然后向我

们开火
。

我想要看到这些人不停地折腾下去
,

会有什么好日子过
。

他们像我们一样所需 日

常的基本东西
。

但是我不知道
,

我们完成的任

何事情对于考根中尉的一 生是否有价值
。 ”

在凌晨 2 点钟以前
,

搜捕阿布塔哈的住

宅
。

因为担心会有很大的动静
,

开车时没有

打开车灯
,

这个排通过了阿布哈尼法的清真

寺
,

在一个灰暗的传奇建筑前面停下
。

一个
3 个人的突击小组跳过前墙并尝试以这种方

法进人屋子
。

谢默霍恩用这种方法试了 10 次

都没有成功
,

最后他用重锤破坏性地砸碎了

金属门
。

在房间的前面
,

这个突击小组发现

了 l个女人和她的 3 个孩子很冷静地坐在地

板上
。

她很明确地说自己就是阿布塔哈的妻

子
。

她说她没有见到她丈夫都快一年了
。

士

兵们检查了这个屋子
,

但是没有发现有成年

男性的迹象
。

布莱蒂向这个妇女道歉并告诉

她美军会帮助换一个前门
,

如果你能配合我

们把你的丈夫带来
,

我将会给你丰厚的回报
。

她感谢了他
。 “

我的女儿给美军士兵们送过

花
。 ”

她说
, “

我们非常热爱美国人
。 ”

那天的晚些时候
,

刚过晚上 8点
,

在宫殿

前大门的西方
,

一枚迫击炮弹在大约今团米的

地方爆炸
。

在 5 分钟之内
, “

古墓兵团
,

装载

货物的越野车带头寻找一辆可疑的蓝色宝马

车
。

身穿有斑点衣服的警卫从发射迫击炮的

蕊豁浦.

地方驾车离开
,

阻止了几辆车后检查但没有

发现攻击者
。

士兵们又返回到艾得哈米亚地

区的中心并最终把车停在主要的加油站旁
。

这个地方陷人 了瘫痪之中
。

很多司机从

车内走出来向加油站的店主大叫
。

他们等待

着灌满他们车的油箱
。

加油站的店主为了防

止一个年长的人在前面用油桶灌油
,

关闭了

油泵
。

这种举动也是被阻止的
,

因为对于黑

市商人来说是很流行的
。

那年长的人说他有

有关部门的允许可以把油注人罐中
。

当两个

伊拉克警察袖手旁观的时候
,

温斯顿和布莱

蒂接近店主并控制住混乱
。

剩 下的士兵用枪

指着司机
。

司机们快速地回到了他们的车内
。

布莱蒂命令店主用油泵为那个年长的人把油

桶注满
,

然后开始为机动车加油
。

店主同意

了
,

但是他请求军队留下来
。

布莱蒂说
: “

我

们会离开
,

而你必须开着店
。 ”

在美军的威慑

力下
,

店主勉强地点头答应了
。

出售讯息

2(X) 3年 12 月 5 日
:

乔斯
·

西泽是一个很

受欢迎的家伙
。

他的车通过艾得哈米亚地区

北部边缘的优美的古老的乡村小路
。

游牧部

落的小孩追赶在他的后面
,

向美军索要东西
。

已出版了的阿拉伯报纸和传单称他是通过车

窗向外给当地人传递物品的人
。

一个预备役

军人的心理测试运作小组也配属给
“

古墓兵

团
”

的军营中
,

乔斯
·

西泽的责任就是在大

批美军没来之前实施对该地区的安全检查
,

看文献和倾听抵触者的抱怨
。

当他在一间茶

馆停下来的时候
,

当地居民因为抱怨有关电

力缺乏
、

医疗物资短缺
、

持久性的失业率
、

高

额的汽油价格等
,

将他团团围住
,

差点把他

挤倒
。

乔斯
·

西泽很有耐心地聆听
,

在他的

笔记本上记下每一条请愿并且许诺将会把这

些请愿汇报给上级
。

这群人很感谢他
,

请求

他
。

乔斯
·

西泽爬回了他的车
。

他摇着脑袋
。

“

我们全天听到了相同的事情
。 ”

他说
, “

这就

像一个循环
。 ”

当乔斯
·

西泽巡逻完埃玛大街
、

巡视完

在艾得哈米亚的伊斯兰逊尼派教徒时
,

街上

已经很黑了
。 “

你是畜牲 !
”

一个店主向一个

士兵喊叫着
。

乔斯
·

西泽把一份报纸递给一

个穿着华丽的老人
。

他看完报纸后把它撕碎

并把它投回车里
。

乔斯
·

西泽耸了耸肩说
,

“

我们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
,

可是人们仍

然不欢迎我们
,

憎恨美国
。 ”

但是对于他们

的所有疑虑
, “

古墓兵团
”

就像在伊拉克的

很多军人一样
,

决定留下来完成美国赋予

的任务
。 “

我们在这里
,

我们很明确地表态

不会离开
。 ”

怀赛德说
, “

如果我们离开了
。

那么事情就会糟糕透了
。 ”

太安静了

考根去世后的一个多月
,

一种阴森的气

势笼罩在艾得哈米亚地区
。

穿过巴格达
,

抵抗

者对美军越野车护送队的袭击已经减少
。 “

太

安静了
。 .

马克
·

马诺长官说
。

在和 3 个排的

领导人会谈后
.

马克
·

马诺接过了
“

古墓兵团
”

军队指挥官的职位
。 “

我只是觉得他们应该去

尝试一些新东西
。 ’

为了回应前夜的迫击炮攻击
,

这个营长

在和另外 4 个营的军队对来自叛乱分子版图

的范围
、

尤其是对艾得哈米亚地区进行围剿
。

当迫击炮攻击在 8 点左右象征性地发生时
,

“

古墓兵团
”

被命令出发
。

在任务完成后的回

程中
,

吉姆
·

贝维利
,

还有 《时代》周刊的

两个记者都受了重伤
。

回到战场

200 3 年 12 月 12 日
:

简柯和贝维利在巴

格达市中心的美军第28 战斗救援医院接受紧

急的外科治疗后得到痊愈
。

某种程度上
,

他们

看上去仍像战斗之前那样充满孩子气
。

他们




